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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到极致是自然

□刘  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246133）

摘要：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是安徽省的地方大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京剧、越剧、评剧 、

豫剧并称中国五大剧种。在欣赏《徽州往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切领略到这部剧背后所代表的极富特色的黄

梅戏文化，即细腻与昂扬互补、流畅和激烈交汇，恰如冰与火的融合，使得观众在观赏《徽州人家》时如身临其

境，感同身受。可以说，黄梅戏以她独特的真切自然之美征服了国内外观众，使这一传统戏剧形式能够与时俱进、

活力无限。

关键词：黄梅戏；徽州往事；自然；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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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是安徽省的地方大
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京剧、越剧、评剧 、豫剧
并称中国五大剧种。历数黄梅戏的经典剧目，从《天仙
配》到《女驸马》，从《夫妻观灯》到《打猪草》……
再到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领衔主演的《徽州
往事》，无不剧剧精彩、场场叫座。而在这其中，《徽
州往事》作为可以代表黄梅戏最新创作成果的一部，不
仅继承了老黄梅戏的徽情皖韵，更是将现代的舞美音效
融入其中。可以说，《徽州往事》的出现将黄梅戏的发
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首次欣赏《徽州往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切
领略到这部剧背后所代表的极富特色的黄梅戏文化，即
细腻与昂扬互补、流畅和激烈交汇，恰如冰与火的融合，
使得观众在观赏《徽州人家》时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可以说，黄梅戏以她独特的真切自然之美征服了国内外
观众，使这一传统戏剧形式能够与时俱进、活力无限。

一、细腻流畅之美
（一）人物塑造细腻奇特

在《徽州往事》这部新编黄梅戏中，观众首先就能
够感受到其中人物性格的细腻塑造。以主角“舒香”为
例，由韩再芬扮演的舒香人如其名，展现给观众一个散
发着幽“香”的徽州女人的典型。整部戏从一开始的“读
言骅”、“盼言骅”两个桥段，表现出舒香独守空房盼
君归的那份寂寞和收到书信的急切心情，丝毫没有虚伪
与做作；随着剧情展开由“葬言骅”再到“收买官差”，
一个更加清晰和全面的“舒香”站在了观众的眼前：不
仅贤惠有礼，而且聪明机灵。这样一个美丽聪慧的徽州
女人形象，瞬间俘获了全场观众的心。在第三章的故事
中，化名为“程秋月”的舒香被罗老爷收留，在罗家以
自己的持家能干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也得到了罗老爷的
爱慕。从这些侧面烘托之中，舒香的人物形象渐渐清晰，
全剧通过精细的的塑造，使舒香这位美丽的徽州女性以

其特有的魅力征服了所有的观众。
另外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舒香的丈夫汪言骅。可以说

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徽州往事》整部剧的一大闪光点，
从观剧一开始我们就能够从舒香的口中了解这位“言
骅”：徽商、爱妻、急盼归家。由于前三章“言骅”均
未出现，使得所有观众不禁开始在心中幻想、勾画他的
形象、性格。因此可以说，虽然汪言骅出场的时间不多

（末章），但是全剧从一开场就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让

人始终对他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关心的态度。

（二）剧情安排细腻有心

《徽州往事》的剧情安排流畅紧凑，环环相扣。

在戏剧一开始通过深夜“竹篮传书”这一颇具时代

特色的举动将观众的眼球牢牢抓住，同时也通过这一个
细节设计表现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束缚；随着剧
情的发展，在第四章舒、汪二人在罗府以程秋月和潘会
嘉的身份十六年后再相遇的时候，恐怕所有人都会屏息
凝神期盼会有什么样的“好戏”上演。这样的剧情安排
不仅生发出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和矛盾，颇具传奇色彩，

也从另一个角度将观众带入了舒香的情感世界，使观众

不由自主的以舒香的身份进行情感体会和思考。

而在全剧的最后一章，随着程秋月（舒香）、潘会
嘉（汪言骅）和罗老爷三人齐聚罗府、互相倾诉着无奈
和痛苦，全剧达到高潮。原本汪言骅的出场就已经勾起
了观众心中的好奇和新鲜感，此刻当彼此纠葛、互相交
叉的三人坐在一起，他们的痛苦、无奈连同着那份有口
难言的歉意，给观众带来的观剧体验除了震撼、怜悯，
还有或多或少的共鸣和感动。这样的一个剧情安排，可
以说是十分细致用心的：《徽州往事》的三位主人公机
缘相会，但又终不遂人愿，只能在礼教、世俗的枷锁之
下苦苦挣扎，难以将自己的感情如实诉说。

《徽州往事》所体现出的黄梅戏的细腻有心的剧情
安排例子还有很多，如第二章在舒香被押途中，两位差

——首观黄梅戏《徽州往事》有感

役虽然凶，但是本质不坏，心地善良、识善辩恶，最终
放了舒香，这也让现场观众舒了一口气；又如在第三章
罗有光派大儿子前去找潘会嘉，使大家以为舒香和汪言
骅终将相见之时，罗公子只带回一个罗盘……这些剧情
的安排看似简单，实则环环相扣、紧凑流畅。

（三）唱词质朴柔婉

“床前明月光，明月是舒香。秋水已望穿，何时见
爹娘……”这是《徽州往事》第一章汪言骅寄给舒香信
中的诗句。这句诗是改编李白《静夜思》而来的，同时
也显露出黄梅戏唱词的一大特色——质朴直白。

“两个男人在眼前，不知是苦还是甜……”在于罗
府遇见汪言骅之际，舒香瘫倒在座椅上，此前那个坚强
倔强的女子终于屈身于命运和造化。从她微颤的唱词中

我们仿佛置身其中：如果只是丧夫也罢，再嫁也罢，但

为何造化弄人，苍天让我进退两难、无从抉择？

黄梅戏的唱词质朴柔婉，如绵薄的细雨淅淅沥沥，

却又将人物情感唱进观众的心，并如雨后春笋般在观众

心里发芽生长。在唱词方面我们可以听出，黄梅戏主要

以安徽方言（尤以安庆方言）为主，皖韵浓厚。对于总

体文化程度不高的黄梅戏观众来说 , 官话也好 , 普通话
也罢 , 都是他们陌生的语言 , 只有安庆话才是他们熟悉
和乐于接受的 , 选择安庆方言而不是其它语言样式作为
黄梅戏语言基础 , 正是适应特定题旨情境的修辞需要。[1]

在《徽州往事》全剧的唱词中，观众可以细细品味出独
具安庆方言特色的轻巧与柔婉，在整场演出中也不会遇
到“听不懂”、“不理解”的唱词，反而会顺着朴实婉
转的唱词慢慢走进黄梅戏的世界里。

二、昂扬激烈之美
（一）情感昂扬

“最后还要问自己，女人一生为何忙……”在《徽

州往事》的末章结尾处，舒香夹在汪言骅和罗有光之间

难以决断，此时两位“高风亮节”的男人做出了让舒香

难以置信的行为：互相推让舒香，谁也不肯留下舒香。
此时所有焦点似乎都汇聚在了这两个男人的身上，其实
真正内心波澜起伏的是舒香：盼来了十几年朝思暮想的
前夫（汪言骅），身已嫁作他人妻室；但这还不是最让
舒香痛心的，当两个她深爱的男人开始互相推让舒香、
把舒香当成“物品”一样踢来踢去的时候，绝望的舒香
选择了离开……在这段表演中，三人的情感波动十分激
烈，也将整出戏的“情绪”推向燃点。可以说，“汪、
罗互相推让舒香”这一情节不仅展示了《徽州往事》中
情感昂扬激烈的特点，也将那个年代“女人”在社会、
家庭中的地位血淋淋的展现在观众面前。

除此之外，在第一章舒香“盼言骅”盼来死信的表
演，也充分体现了《徽州往事》剧中人物的情感波动。
原本欢天喜地的汪家在收到言骅死讯的消息时，将那种
由喜到惊、由惊致疑、由疑转悲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
层次感十足；此时悲痛欲绝的舒香反而没有嚎啕，只是
口中呢喃，这一表演更将舒香“突然丧夫”的感受演绎
得入木三分，仿佛拉奥孔那紧要的双唇：真正的心痛，

带来的不是“痛苦”，而是“麻木”。
虽然黄梅戏讲究的是“平淡婉柔”，但是《徽州人

家》这出戏还是让观众感受到了黄梅戏的“昂扬激烈”
之美，戏中人物随着剧情的发展其情感也是起伏不定、
自如收放的。这一点“激昂”或许正如下饭的小菜，让
观众在细品“黄梅之美”时感到咸淡适宜、味丰料足。

（二）戏剧矛盾激烈

 “矛盾冲突”一直都是文学、戏剧作品最有生命
力的部分。《徽州往事》作为传统黄梅戏的创新剧目，
依然承袭了黄梅戏“平民化”、“生活化”的优良传统；
而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剧目矛盾，最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

贴近自己的生活、最能够引起他们的强烈关注和共鸣。

在《徽州往事》中，激烈的戏剧矛盾无处不在。首

先，在第一章开始，汪家上下喜气洋洋盼言骅的“归来”

与言骅的“迟迟不归”乃至最后的“死信”形成矛盾，

为全剧定下悲凉的基调，使得舒香的形象更为凄惨和惹

人同情；其次，当舒香逃脱牢狱之灾而被罗老爷收留之

后，由于聪明能干而得到老爷的喜爱，此时的感情与言

骅的夫妻情分又构成了矛盾，让舒香难以抉择、左右为
难；另外，激烈的矛盾冲突也集中爆发在第四章，当舒
香看到两个男人在互相“礼让”自己、把自己当成了一
件“物品”的时候，她内心的悲痛、愤怒与原先对丈夫
的爱又构成了强烈的矛盾：是爱是恨？无从选择。

如果说京剧是庙堂上的艺术形式，那么黄梅戏则是
民间的艺术瑰宝。正是靠着“亲民”的故事背景、“家
庭式”的矛盾结构，平淡又不失激烈、自然中点缀些情
感，黄梅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且喜爱、传唱。

三、美在自然
（一）贴近泥土

黄梅戏是起源于民间的艺术，主要依托于民间而生
存，所以较少受刻板凝重的庙堂文化和儒雅纤弱的文人

文化的影响，保持了较为纯粹的民间审美文化特质。[2]

正是由于这一特点，黄梅戏的审美角度就偏向于更为民
间所重视的“生活”、“自然”。生活是繁琐的，也是
有趣的；自然是客观的，也是美丽的，因此在黄梅戏的
剧目中，我们可以感知到她“趋实避虚”的审美特质，
鲜有歌功颂德、大臣宰相的表现成分，更多的是关注平
常百姓的“小日子”，这对于根源于民间的黄梅戏来说，
更容易汲取民间的养分。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3]，
这正是中国这一传统农业大国的真实写照，而黄梅戏的
关注点也正是“土地味”、“泥土味”很重的平头百姓，
演出来的也是他们的生活常态，所以像《徽州人家》这
样的黄梅戏更容易在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获得共鸣和赞
同。同时，黄梅戏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人类思想和精神的结晶 , 它的传承性和无形性决定了对
它的保护需要充分依赖人群。[4]

（二）归于平淡

黄梅戏是我国经典的五大剧种中最为质朴和平实
的，由于她的唱词直白、唱腔琅琅上 （下接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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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是安徽省的地方大
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京剧、越剧、评剧 、豫剧
并称中国五大剧种。历数黄梅戏的经典剧目，从《天仙
配》到《女驸马》，从《夫妻观灯》到《打猪草》……
再到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领衔主演的《徽州
往事》，无不剧剧精彩、场场叫座。而在这其中，《徽
州往事》作为可以代表黄梅戏最新创作成果的一部，不
仅继承了老黄梅戏的徽情皖韵，更是将现代的舞美音效
融入其中。可以说，《徽州往事》的出现将黄梅戏的发
展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首次欣赏《徽州往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切
领略到这部剧背后所代表的极富特色的黄梅戏文化，即
细腻与昂扬互补、流畅和激烈交汇，恰如冰与火的融合，
使得观众在观赏《徽州人家》时如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可以说，黄梅戏以她独特的真切自然之美征服了国内外
观众，使这一传统戏剧形式能够与时俱进、活力无限。

一、细腻流畅之美
（一）人物塑造细腻奇特

在《徽州往事》这部新编黄梅戏中，观众首先就能
够感受到其中人物性格的细腻塑造。以主角“舒香”为
例，由韩再芬扮演的舒香人如其名，展现给观众一个散
发着幽“香”的徽州女人的典型。整部戏从一开始的“读
言骅”、“盼言骅”两个桥段，表现出舒香独守空房盼
君归的那份寂寞和收到书信的急切心情，丝毫没有虚伪
与做作；随着剧情展开由“葬言骅”再到“收买官差”，
一个更加清晰和全面的“舒香”站在了观众的眼前：不
仅贤惠有礼，而且聪明机灵。这样一个美丽聪慧的徽州
女人形象，瞬间俘获了全场观众的心。在第三章的故事
中，化名为“程秋月”的舒香被罗老爷收留，在罗家以
自己的持家能干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也得到了罗老爷的
爱慕。从这些侧面烘托之中，舒香的人物形象渐渐清晰，
全剧通过精细的的塑造，使舒香这位美丽的徽州女性以

其特有的魅力征服了所有的观众。
另外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舒香的丈夫汪言骅。可以说

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徽州往事》整部剧的一大闪光点，
从观剧一开始我们就能够从舒香的口中了解这位“言
骅”：徽商、爱妻、急盼归家。由于前三章“言骅”均
未出现，使得所有观众不禁开始在心中幻想、勾画他的
形象、性格。因此可以说，虽然汪言骅出场的时间不多

（末章），但是全剧从一开场就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让

人始终对他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关心的态度。

（二）剧情安排细腻有心

《徽州往事》的剧情安排流畅紧凑，环环相扣。

在戏剧一开始通过深夜“竹篮传书”这一颇具时代

特色的举动将观众的眼球牢牢抓住，同时也通过这一个
细节设计表现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束缚；随着剧
情的发展，在第四章舒、汪二人在罗府以程秋月和潘会
嘉的身份十六年后再相遇的时候，恐怕所有人都会屏息
凝神期盼会有什么样的“好戏”上演。这样的剧情安排
不仅生发出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和矛盾，颇具传奇色彩，

也从另一个角度将观众带入了舒香的情感世界，使观众

不由自主的以舒香的身份进行情感体会和思考。

而在全剧的最后一章，随着程秋月（舒香）、潘会
嘉（汪言骅）和罗老爷三人齐聚罗府、互相倾诉着无奈
和痛苦，全剧达到高潮。原本汪言骅的出场就已经勾起
了观众心中的好奇和新鲜感，此刻当彼此纠葛、互相交
叉的三人坐在一起，他们的痛苦、无奈连同着那份有口
难言的歉意，给观众带来的观剧体验除了震撼、怜悯，
还有或多或少的共鸣和感动。这样的一个剧情安排，可
以说是十分细致用心的：《徽州往事》的三位主人公机
缘相会，但又终不遂人愿，只能在礼教、世俗的枷锁之
下苦苦挣扎，难以将自己的感情如实诉说。

《徽州往事》所体现出的黄梅戏的细腻有心的剧情
安排例子还有很多，如第二章在舒香被押途中，两位差

——首观黄梅戏《徽州往事》有感

役虽然凶，但是本质不坏，心地善良、识善辩恶，最终
放了舒香，这也让现场观众舒了一口气；又如在第三章
罗有光派大儿子前去找潘会嘉，使大家以为舒香和汪言
骅终将相见之时，罗公子只带回一个罗盘……这些剧情
的安排看似简单，实则环环相扣、紧凑流畅。

（三）唱词质朴柔婉

“床前明月光，明月是舒香。秋水已望穿，何时见
爹娘……”这是《徽州往事》第一章汪言骅寄给舒香信
中的诗句。这句诗是改编李白《静夜思》而来的，同时
也显露出黄梅戏唱词的一大特色——质朴直白。

“两个男人在眼前，不知是苦还是甜……”在于罗
府遇见汪言骅之际，舒香瘫倒在座椅上，此前那个坚强
倔强的女子终于屈身于命运和造化。从她微颤的唱词中

我们仿佛置身其中：如果只是丧夫也罢，再嫁也罢，但

为何造化弄人，苍天让我进退两难、无从抉择？

黄梅戏的唱词质朴柔婉，如绵薄的细雨淅淅沥沥，

却又将人物情感唱进观众的心，并如雨后春笋般在观众

心里发芽生长。在唱词方面我们可以听出，黄梅戏主要

以安徽方言（尤以安庆方言）为主，皖韵浓厚。对于总

体文化程度不高的黄梅戏观众来说 , 官话也好 , 普通话
也罢 , 都是他们陌生的语言 , 只有安庆话才是他们熟悉
和乐于接受的 , 选择安庆方言而不是其它语言样式作为
黄梅戏语言基础 , 正是适应特定题旨情境的修辞需要。[1]

在《徽州往事》全剧的唱词中，观众可以细细品味出独
具安庆方言特色的轻巧与柔婉，在整场演出中也不会遇
到“听不懂”、“不理解”的唱词，反而会顺着朴实婉
转的唱词慢慢走进黄梅戏的世界里。

二、昂扬激烈之美
（一）情感昂扬

“最后还要问自己，女人一生为何忙……”在《徽

州往事》的末章结尾处，舒香夹在汪言骅和罗有光之间

难以决断，此时两位“高风亮节”的男人做出了让舒香

难以置信的行为：互相推让舒香，谁也不肯留下舒香。
此时所有焦点似乎都汇聚在了这两个男人的身上，其实
真正内心波澜起伏的是舒香：盼来了十几年朝思暮想的
前夫（汪言骅），身已嫁作他人妻室；但这还不是最让
舒香痛心的，当两个她深爱的男人开始互相推让舒香、
把舒香当成“物品”一样踢来踢去的时候，绝望的舒香
选择了离开……在这段表演中，三人的情感波动十分激
烈，也将整出戏的“情绪”推向燃点。可以说，“汪、
罗互相推让舒香”这一情节不仅展示了《徽州往事》中
情感昂扬激烈的特点，也将那个年代“女人”在社会、
家庭中的地位血淋淋的展现在观众面前。

除此之外，在第一章舒香“盼言骅”盼来死信的表
演，也充分体现了《徽州往事》剧中人物的情感波动。
原本欢天喜地的汪家在收到言骅死讯的消息时，将那种
由喜到惊、由惊致疑、由疑转悲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
层次感十足；此时悲痛欲绝的舒香反而没有嚎啕，只是
口中呢喃，这一表演更将舒香“突然丧夫”的感受演绎
得入木三分，仿佛拉奥孔那紧要的双唇：真正的心痛，

带来的不是“痛苦”，而是“麻木”。
虽然黄梅戏讲究的是“平淡婉柔”，但是《徽州人

家》这出戏还是让观众感受到了黄梅戏的“昂扬激烈”
之美，戏中人物随着剧情的发展其情感也是起伏不定、
自如收放的。这一点“激昂”或许正如下饭的小菜，让
观众在细品“黄梅之美”时感到咸淡适宜、味丰料足。

（二）戏剧矛盾激烈

 “矛盾冲突”一直都是文学、戏剧作品最有生命
力的部分。《徽州往事》作为传统黄梅戏的创新剧目，
依然承袭了黄梅戏“平民化”、“生活化”的优良传统；
而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剧目矛盾，最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

贴近自己的生活、最能够引起他们的强烈关注和共鸣。

在《徽州往事》中，激烈的戏剧矛盾无处不在。首

先，在第一章开始，汪家上下喜气洋洋盼言骅的“归来”

与言骅的“迟迟不归”乃至最后的“死信”形成矛盾，

为全剧定下悲凉的基调，使得舒香的形象更为凄惨和惹

人同情；其次，当舒香逃脱牢狱之灾而被罗老爷收留之

后，由于聪明能干而得到老爷的喜爱，此时的感情与言

骅的夫妻情分又构成了矛盾，让舒香难以抉择、左右为
难；另外，激烈的矛盾冲突也集中爆发在第四章，当舒
香看到两个男人在互相“礼让”自己、把自己当成了一
件“物品”的时候，她内心的悲痛、愤怒与原先对丈夫
的爱又构成了强烈的矛盾：是爱是恨？无从选择。

如果说京剧是庙堂上的艺术形式，那么黄梅戏则是
民间的艺术瑰宝。正是靠着“亲民”的故事背景、“家
庭式”的矛盾结构，平淡又不失激烈、自然中点缀些情
感，黄梅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且喜爱、传唱。

三、美在自然
（一）贴近泥土

黄梅戏是起源于民间的艺术，主要依托于民间而生
存，所以较少受刻板凝重的庙堂文化和儒雅纤弱的文人

文化的影响，保持了较为纯粹的民间审美文化特质。[2]

正是由于这一特点，黄梅戏的审美角度就偏向于更为民
间所重视的“生活”、“自然”。生活是繁琐的，也是
有趣的；自然是客观的，也是美丽的，因此在黄梅戏的
剧目中，我们可以感知到她“趋实避虚”的审美特质，
鲜有歌功颂德、大臣宰相的表现成分，更多的是关注平
常百姓的“小日子”，这对于根源于民间的黄梅戏来说，
更容易汲取民间的养分。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3]，
这正是中国这一传统农业大国的真实写照，而黄梅戏的
关注点也正是“土地味”、“泥土味”很重的平头百姓，
演出来的也是他们的生活常态，所以像《徽州人家》这
样的黄梅戏更容易在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获得共鸣和赞
同。同时，黄梅戏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人类思想和精神的结晶 , 它的传承性和无形性决定了对
它的保护需要充分依赖人群。[4]

（二）归于平淡

黄梅戏是我国经典的五大剧种中最为质朴和平实
的，由于她的唱词直白、唱腔琅琅上 （下接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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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研讨】
Xi Ju Yan Tao

《空的空间》表演观念浅析
□柯子静 ( 武汉大学艺术学系 ) 

摘要：当代著名戏剧家彼得·布鲁克在《空的空间》中提出的“僵化戏剧”概念，是对舞台表演观念探索的

重大贡献。而打破“僵化戏剧”的最佳手段就是“真实戏剧”与“真实表演”。“真实表演”是演员从模仿到创

造的一个自由发展过程，是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开展的无限想象和创作。

关键词：《空的空间》；“僵化戏剧”；表演观念

一

彼得·布鲁克是当代西方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戏
剧艺术家之一。他不仅导演话剧，同时也导演歌剧、电
影、电视剧，尤其以导演莎士比亚的戏剧闻名。彼得·布
鲁克的《李尔王》（1962）和《仲夏夜之梦》（1971）
横跨整个欧洲大陆的凯旋式的巡回演出，乃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最重大的戏剧事件之一。彼得·布鲁克在 1968
年写作的《空的空间》中将戏剧分为僵化的戏剧、神圣
的戏剧、粗俗的戏剧、直觉的戏剧等四类，并分别对这
四种类型加以叙述，发表自己对戏剧的认识。文章开篇，
就可以看到这样两句话：“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
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之下走过这个
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空间的观念是戏
剧观念的一个标志”。戏剧表演需要一个空间，即舞台。
戏剧导演可以从剧本出发，按照自己独特的导演方式，
构置整个舞台空间。但是随着二十世纪戏剧演出状况的
变化，戏剧舞台的布景方式也在逐步发生转变。其中最
为突出的是，戏剧舞台开始摆脱繁琐沉重的布景方式，
开始向东方戏曲学习，用最少的道具制造出最为合理的
戏剧舞台，这为演员的表演及观众的欣赏留下了足以令
人想象的空间，则空间即为布景，空间即为道具，空间
即为戏。

彼得·布鲁克指出“僵化的戏剧”即为劣等的戏剧。
这种劣等、僵化的戏剧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欺骗性”，
而这种“欺骗性”首先表现在观众及戏剧作家的心理上。
彼得·布鲁克在该书中这样叙述，“我们期望所谓轰动
一时的戏剧要比不受欢迎的作品更生动、流畅、欢快——
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在这里，布鲁克指出为何僵硬
戏剧如此流行的最根本原因——消极的传承感。其次僵
化的戏剧的“欺骗性”表现在演员的表演上。布鲁克在
该书中先对词作了这样的叙述：“一个词开始时，并不
成其为一个词。开始，它只是一种冲动，而人的思想、
态度决定了人有表达自己的需求的能力，正是人的思想
和态度推动它变成了词。这个过程在戏剧家的内心产生，
又在演员的内心不断重复。戏剧家和演员都可能仅仅意
识到那是词，但不论是对他们哪一方说来，这些词都是
一个巨大的无形物中的一个有形的小部分。”将原本只
是一种冲动却因人的思想、态度的推动而产生的词，转
化为一种能让读者和观众深刻感知的行为，就必须得依

赖于演员熟练、高超的表演技巧了，然而僵化的戏剧则
使得表演者的技巧“僵化”。这就造成，情人说话一定
是浪漫的，帝王说话则一定是威严的现象，原因何在？
这应该与评论家、研究者在文学上将文学风格进行归纳、
概括、界定有关。这同时也影响了演员的表演，表演者
根据既定的定义加上“预感、想象和戏剧回忆录中的只
言片语”，再结合对某个自己所欣赏的演员的表演，这
样就构成了僵化的戏剧的僵化表演。正如布鲁克所说的，
演员的表演不应该只是“模仿和因袭”，也不应当建立
在对自己的真实的生活体验之上，而应当走原创之路，
因为每一个剧作家创作的每一个剧本都是独一无二的。
再次僵化的戏剧的“欺骗性”表现在戏剧演出的时效性
上。“僵化的戏剧是一种有社会地位的戏剧，而正是这
种社会地位，使得它能够作为活生生的东西流行起来”。

二

从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中可以得出启示，打
破“僵化戏剧”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真实戏剧”和“真
实表演”。所谓表演，在笔者看来，最直观的解释就是
由两个动词结合到一起的一个动词，表现和发挥。说得
学术一些，表演艺术就是通过人的演唱、演奏或人体动
作、表情来塑造形象、传达情绪、情感从而表现生活的
艺术。当演员刚开始接触表演的时候，更多的理解是一
种外在形象的模仿，包括步态，身形，声音等等。但实
际上，这是一种需要表演者内外结合的艺术，并且不单
单只是描摹，而是一种二度创作，自我更新。正是因为
艺术没有一个极度精准的衡量，所以更给了创作者发挥
的空间，想象力的开发。戏剧表演艺术和舞蹈歌唱一样，
是一个三维合一的表演，也就是创作者，载体，和最后
呈现出来的作品都是由表演者自己完成，这种运用自己
的身体来创作的艺术更加具有独特性。然而在笔者看来，
表演艺术还有其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用“情”之身。
我们常说，当演员演绎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就像是在和
这个角色谈恋爱。要去理解她，赞同她甚至喜欢上她，
才能更好的把角色的行为合理的放在自己的身上，才能
有角色的情感，才能走进角色的生活。这不禁让笔者想
起了另一句话：演员就是用自己的身体，说着别人的话，
流着别人的血和泪。

用几个词来总结表演的学习过程，笔者认为就是模
仿，细致，真实，控制，放松，走心，创作。现在回想

初期接触表演的时候，那时主要的实践目的是合理，人
物合理，行为动作合理，心理过程合理，动机合理，首
先要做的是还原生活，不能空想和做作。到了第二阶段
就是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结合和审视判断。在表演的
过程当中，第一自我也就是演员自己是要赋予激情的，
这个激情不一定是角色的激情，但作为本体一定要有激
情去完成人物的行为动作。要积极的调动自己的感官系
统，快速的接受对方给予的反应并传达到自己的感官反
应中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求演员除了表演之外，
还要有丰富的肢体语言，语言态度和表情的传达。这时，
声台形表的重要性就显现无遗。看似很细小的一个表情
一个举止一句话所传达的意义就会有千变万化，或者起
到画蛇点睛的作用。而在这些外部特征要求的同时，内
心的感情一定要随着人物的情感流动和变化。在我们达
到一定的表演基础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快的就能找到人
物的外部特征和行为特点，但是就是因为太过于重视又
或者第一自我占据太多的空间去判断和审视第二自我，
这时，我们会显得十分的紧张的控制。比方说，有一段
非常激动的戏，会要求演员情绪的激昂，这个时候，我
们会下意识的去控制和调动自己浑身的肌肉和感官系统
去完成这个任务，由于精神的过度紧张，往往会造成身
体肌肉的不够放松，而此时，想要真正的走进内心情感
的话，身体必须是在一个放松和没有提前预知的状态中
去。这时应该减少第二自我的控制，也就是自我身体的
控制，因为过度控制会造成感官的僵硬和难以接受与释
放，有时候，看似注意力很集中，但那仅仅是第一自我
的集中，而对于人物而言，是不够集中地，对于人物来
说，控制和过度身体的紧张时会阻碍自我的感受力和表
达力的。所以，到后来我才慢慢的意识到，首先要做到
的，是放松，而控制只用在划定了人物的范围之后，在
第一自我审视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偏离的时候，再进行

控制就是再好不过的了，而对于自己而言，身体的过度
控制是对表演不利的。再就是节奏的问题，节奏有外部
行动的节奏，有内心的节奏，有整个剧目的节奏。当然
了，外部行动的节奏肯定是和内心节奏分不开的。而剧
目的节奏，就需要表演者在表演的同时把握好无形中的
节奏感，这个时候就需要第一自我的审视和控制。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真实的表演绝不是“僵化
的戏剧”，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
应该是正确的想象生动的结果。想象是演员最重要的创
作能力之一，演员在创作的每一个瞬间都离不开丰富而
特殊的艺术想象，无论是在研究角色，还是再现角色。
创作是从演员的心灵和想象中出现了有魔力的创造性的
“假使”的那一刻开始的。另一方面，如果说演员的全
面修养与专业基本功，个人气质，性格魅力为基础，那
么他融入每一部电影世界又存在着变化。这变化就是每
一个导演的个子的亚特风格及个性魅力。基础规定着演
员适合演什么和怎么演，而变化则制约着表演的状态和
水平，考验演员灵活，机智的应变力。所以说，表演的
魅力就在于，它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的无限的想象和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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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加上故事情节贴近寻常百姓的日

常生活、多取材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因此，黄梅

戏这壶优美婉转的“香茗”为我们带来的不是京剧的霸

气，不是豫剧的刚毅，不是越剧的绮丽，也不是评剧的

随性……黄梅戏给人一种自然之美，让人感觉到亲切，

也许正因如此，其它戏曲都是称“剧”，唯独她称“戏”。

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黄梅戏在近些年发展过程中

也遇到了一些“瓶颈”：主流化、去民间化、歌剧化……

这些问题在《徽州人家》中也略有体现，尤其是“歌剧

化”：除了韩再芬等几位主要演员，其他演员的动作过

于整齐划一、简单做作，这都是偏于西方歌剧的表演。

造成这些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逐渐广泛、快餐文化的急速发展……但是，黄梅戏的传

统是丢不得的，离开“泥土”，离开“自然”，黄梅戏

终将失去活力和生机，失去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那份独一

无二的“平淡质朴、缠绵婉柔”之美。

《徽州人家》这出戏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能够唤醒

我们的记忆，将老徽州的气、神、韵展现在所有观众的

眼前，这和黄梅戏“取于自然、归于平淡”的特色是分

不开的，也是和韩再芬等多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对传统

黄梅戏的坚持与热爱分不开的，更是和黄梅戏本身散发

出的那份和观众息息相关的感情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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